
不
一

可调和的矛盾与共同企盼的和平

自 j sg 6 年身居维也纳的著名犹太剧院作家西奥多
·

赫尔曼在他的 《犹太国》 中提出
~

返回安锡

山
,

创建国家
’

‘

口号以来 大批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
。

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反对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

立
’

民族之家
”

.

导致 1 9 20 年耶路撒冷发生的反犹太骚乱
,

引发了这场现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民族冲

突
。

在 1 9 4 7 年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巴以分治后的五十六年里
,

在地中海和约旦河之间狭长的土地上阿拉

伯和犹太人这两个原本是兄弟的民族演绎了许多的血与火的悲剧
。

姗姗鬓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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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池缪‘ 步是极其正常的
,

也是十分必要的
。

和平

进程只有在和而不破
,

争而不裂中才能继

续进行
,

这就需要双方必须作出必要的让

步
。

没有让步就意味着没有和平
,

不让步

就意味着选择战争
,

这显然是非理性的选

择
。

其次
,

巴解组织在和以方的和谈中只

要做出一点让步
,

就会遭到国内民族主义

者及激进派的强烈反对
。

作为巴勒斯坦人

民利益的合法代表
,

必须向人民作出利益

承诺
,

也就是 巴解组织要赢得人民的支

持
,

就必须向人民表明和谈的底线和期

限
。

在这一问题上
,

激进派的底线显然要

高于普通民众
,

由于谈判底线不一致
,

谈

判的结果必然引起国内民族主义分子民族

主义情绪高涨
,

甚至巴解内部左右势力矛

盾激化
,

从而导致激进派的过激行为
,

这

是巴解组织无法控制的
,

这无疑给巴解在

和谈进程中设置障碍
。

在前有以方的和谈

底线
,

后由激进分子严苛要求
,

在没有军

队等强大的国家机器
,

而激进派又呈半军

事化组织状态
,

在内部巴解不能疏导非理

性的爱国民族情绪以服从大局
,

对外经

济
、

外交
、

军事都处于劣势
,

加上自身又

恐背上出卖民族利益的骂名
,

处于一种
“

两难
”

的境地
。

纵有宏图大略
,

终因受限

太多而在此问题上难有作为
。

第三
,

巴解组织对民众的承诺 (在某

种意义上是其合法性的基础 ) 不能兑现
,

其主政的合法性受到挑战
。

虽然民众对和

谈的期望低于激进派
,

但又相对高于巴解

组织的最低和谈条件
。

和谈进程的缓慢甚

至停顿又使民众极为不满
,

这样极大地降

低了巴解在巴勒斯坦民众中的威信
。

哈马斯就是巴勒斯坦的主要激进派
,

它奉行以伊斯兰教为指导的原则
,

宣称
“

以伊斯兰为生活之路
,

在巴勒斯坦的每

一寸土地上提高真主的行为而工作
,

他们

自称是失败的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的替代

者
,

认为丢失巴勒斯坦是伊斯兰世界的悲

哀
,

只有伊斯兰才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

之路
” 。

哈马斯的口号就是
“

圣战是道路
,

为真主献身是最崇高的理想
” ,

它以在巴

勒斯坦建立纯净彻底的阿拉伯国家
,

消灭

以色列为奋斗目标
,

同时他也认为巴解组

织也应该以此为目标
,

无疑激进民主主义

者为巴解设定了一个不可及的上限
。

这个准军事化的政治组织
,

宗教和民

族主义色彩浓厚
。

它不断建立与阿拉伯世

界伊斯兰运动组织的联系
,

从他们那里得

到经济
、

军事甚至人员培训的支持
。

他们

自诩为民族利益和伊斯兰宗教教义的捍卫

者
,

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真主安拉
。

同时这个组织具有强烈的反西方色彩
,

认

为以色列是西方在阿拉伯世界建立的殖民

地
,

在心理上
,

他们认为那个社会的所有

的人都是有罪的
,

所以他们主张对以色列

进行不妥协的斗争
,

即进行
“

圣战
” ,

暴力

斗争是他们策略
,

同时他们在民众中进行

暴力宣传
,

先后发动了无数次自杀性爆炸

事件
,

给以色列人民及其生命财产造成了

巨大损失
。

巴方人民在民族主义激进派鼓动下
,

走上街头示威游行
,

这不仅是反犹反以
,

同时也是在给进行和谈的巴解组织施加压

力
,

设置障碍
。

无所适从的巴解只得在谈

判中坚持强硬立场
,

结果只能使和平谈判

流产
,

而和平的流产反过来又激起了更大

的社会不满
,

哈马斯等激进组织则会藉此

进行更为频繁的暴力和恐怖活动
。

尽管阿

拉法特威望崇高
,

巴解内部尚无可取而代

之的人物出现 ; 激进组织由于领导参与恐

怖活动而形象不佳
,

不能得到人民的认可

和国际社会的承认
,

很难走向政治前台
,

在国内各种力量的巨大压力下
,

巴解还是

采取趋于强硬的姿态向以方施压
,

迫使以

方作出更大让步以平息国内民众 日益不满

的情绪
,

明知不可为而为之
。

这种姿态又

极易动摇和平进程
,

同样导致民众对巴解

组织及阿拉法特产生信任危机的恶性循

环
。

最后
,

巴人民反以斗争又唤起阿拉伯

世界激进民族主义者
,

以及民众的同情和

支持
,

将更多的阿拉伯世界政府置于民族

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的压力之下
,

迫使政

府降低或减少同以色列的官方接触
,

并给

予哈马斯等激进组织以支持
。

在更大范围

内将激进组织和民众联接起来
。

同时阿拉

伯世界的舆论认为
,

巴解在这一问题上的

成败事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荣辱
,

这种舆

论压力也迫使阿拉法特在对以问题上持强

硬和谨慎态度
。

如此恶性循环
,

巴以冲突

在一定程度上和适当条件下会演化为阿以

冲突
,

在要求和平与安全的谈判进程中
,

做出了许多有损于和平与安全的行为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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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错综复杂的以色列派系分歧

以色列国内大致可以分为民族主义激

进派
,

主张和谈派和普通民众
,

他们对巴

以问题存在很天分政
,

彼此矛盾也同样错

综复杂
。

首先
,

长期以来以色列政坛格局是两

大政党组织工党和利库德集团轮流执政
。

在解决巴以争端问题上
,

它们分别代表了

不同的政治倾向
,

工党倾向于和平解决巴

以争端
,

而利库德集团更趋于暴力和战

争
。

但无论工党执政还是利库德集团当

权
,

都在法律上将耶路撒冷定为 自己国家

的首都
,

子知劳称对耶城拥有绝对的和不可

分割的主权
。

从历史上看
,

以色列对巴以问题的观

点和立场都和其民族历史有密切联系
。

犹

太民族是个苦难相伴的民族
,

在其民族历

史上少有和平时代
,

稍一安定
,

此民族便

急刷繁荣
,

接着便是被排挤
、

驱逐和屠杀
,

这儿乎成为这个伟大民族命运的定数
。

长

期以来的紧张造成了犹太人对安全和和平

特别的渴望
,

移民巴勒斯坦正是为此目

的
,

但是有史以来遭受排挤的命运塑造了

他们特别敏感和警惕的民族心理
、

他们认

为和平安全的唯一保证就是军队和战争
,

以战求和是他们的战争哲学
,

然而四次中

东战争带来的只能是民族仇视的加深
。

其次
, 一

仁党自199 1年以来在其执政期

间
,

不断推动和平进程
,

然而和平谈判中

的让步和从以色列人用鲜血换来的阿拉伯

土地上有限撤退
,

激起 了利库德集团
、

右

翼势力和犹太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
,

这

将意味着在实行民主制度的以色列
,

工党

将失去民众的支特
。

工党出于自身的政党

利益和谈判原则
,

巴方
“

难以满
_

足的苛求
” ,

加上利库

为
,

哈马斯在以色列的

恐怖活动和自杀性爆炸

事件使以色列民众安全

受到威胁
,

以民众强烈

要求政府以暴制暴
,

鸽

派的工党显然不能满足

人民的强烈要求
,

民众

在大选中只能寻求持强

硬立场的鹰派利库德集

团
,

利库德集团执政在

短期内迎合 了人 民所

输掉了这场战争
, _

以色列将被赶出巴勒斯
坦

’, 。

这是民族生死存亡之战
二

进与退就意

味着子孙的利益福址或祸根
。 _

可以这样
、

说
,

巴以乃至阿以矛盾在一走程度
_

}: 是一

场为库存水而起的
“

水战争气

0 和平道路长夜漫漫

德集团
、

右翼势力

对派
、

在野党和民族主

义势力的层层压力下
,

转而采取强硬的立

进而使得和

进程 由于双

方的咄咄逼人

而陷于停顿

再则
,

巴

激进派认为

和谈的结果

偏离了他了门

的期望值
,

便 对以采

取激进行

向
,

但以暴制暴终不能促进和平的到来
,

暴力升级是唯一的结果
,

而且他们在和平

谈判桌上无所作为
,

毫无建树
,

同样不能

保证以色列人民的和平安全
,

只能导致和

平安全状况的更加恶化
,

这就造成了两党

轮流执政的局面
,

同时也反映 了以人民努

力寻找和平与安全的平衡点的无奈
。

暴力

是手段
,

其最终要服从和平的 目的
,

不能

达到目的手段则是无效的
。

工党和利库德集团的分歧表明以色列

作为一个国家
,

其政府没有一个统一的和

谈目标纲领
,

每个政党都有 自己的和平标

准和底线
。

政策的不稳定必然增加了谈判

的难度
,

前届政府签订的协议
,

下届政府

拒不承认
,

致使谈判出现多次反复
。

无论工党还是利库德集团
,

它们都是

以民族利益为诉求
,

这是一条绝对遵守的

原则
,

一旦牵涉到民族的根本利益时
,

和

谈就会无法取得进展
,

停顿甚至破裂
。

这

些根本利益不仅仅包括民族心灵生存空间
一
一洱肠路撒冷的归属间题

,

还包括民族的

自然生存空间一一土地和水资源的争夺
。

关于土地的回归问题
,

从务实的角度讲
,

已经建立犹太人定居点土地的归还是不可

能的
。

无论从政府的立场还是民众的角

度
,

谁要从这一问题上作出让步
,

在国内

无疑是自绝于人民
,

断送政治家和政党的

政治命运
,

更何况居住在阿拉伯世界的犹

太人移民巴勒斯坦时
,

所在国政府作出如

此规定 : 人可以走
,

财物必须留下
。

在这

些犹太移民看来
,

在阿拉伯世界一处留下

土地和财物
,

又从巴勒斯坦占有另一块土

地
,

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错误
,

因为他们

将阿拉伯世界和巴勒斯坦视为一体
。

让他

们从已经修建好的定居点上撤走
,

它们不

能接受
,

更不用说不撤走
,

让阿拉伯人来

统治管理他们
。

地处沙漠地区的巴勒斯坦

水资源无疑是争夺的另一个焦点
,

其重要

性可从以色列首任总理本
·

古里安的话中

得到证实 : “

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水

资源战争直接决定着以色列的命运
,

一旦

在巴以的冲突中
,

可以看出民族国家

共同体内有许多亚共同体
,

旬门有共同的
利益

、

心理和相同的诉求
,

它们彼此之间

有差异和矛盾
,

有些方面难以调和
。

巴以

政府间谈判底线冲突和激进派间的期望值

冲突同样如此
。

巴以要实现和平
,

重开和

平进程之门
,

只有在重大问题上协调国内

各阶层的立场
,

使政府
、

人民与激进组织

的和平底线相重合
,

而且巴以作为共同体

的和平底线重合
,

即巴以政府内部
、

右派

势力 (含激进派
、

民族主义者
、

在野党
、

反

对派 ) 与民众的和平底线完全重合
, _

目
_

巴

以之间和平底线也重合
,

通往和平的希望

之路才会出现
。

对于巴以双方来说
,

和平底线重合是

相当困难
。

这里需要指出的是
,

历史是不

可逆转的
,

只有基于现实而非历史进行谈

判
,

着眼于现实问题的解决
。

历史仅 可作

i撰羚蒸熟
边缘或赶出这块土地

,

最终带来的是无尽

的战祸和灾难
。 一 _

巴以问题的解决非
.

朝一夕能完成

的
。

它牵涉到民族的和国家的
、

文化的和

宗教的
、

物质的和精神的
、

历史的和现实

的许多因素
,

这些因素都体现在社会各阶
层对这一问题解决的态度止 通过上面的

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: 巴以和平道路长

夜漫漫
。

口


